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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神话研究在卡西尔的文化研究中占有突出地位。他运用研究神话形式的现象学方法,
选择从思维进入神话的本质追寻,理解神话的特点。卡西尔创立的空间、时间和数的神话结构形式

谱系,把神话还原到自身,用本源方式对待神话的本源世界,使人们能够从神话内部去了解它,继而

欣赏它。同时,卡西尔神话结构形式谱系的构建,为我们系统研究神话、巫术、禁忌、习俗等的发生、
演变以及不同时空呈现出的相似性,提供了一种解释的方法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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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话在卡西尔的理论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

位。他试图通过文化批判,将一直以来被理性束缚、
解剖的神话解放出来。在他看来,理性思维并不能

全面解释人类活动的全部领域:“对于理解人类文化

生活形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来说,理性是个很不充

分的名称。但是,所有这些文化形式都是符号形式。
因此,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来取代把人

定义为理性的动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明人的

独特之处,也才能理解对人开放的新路———通向文

化之路。”[1](P34)神话就是另一条理解人类生存境遇

的途径,它并非只是一堆原始迷信或梦幻妄想,在
《神话思维》一书中,他将神话视为人类最初创造的

一个符号形式,试图去捋清和总结作为一种思想和

思维方式的神话的规律。在这个过程中,他具体考

察了神话思维的对象、范畴和结构。卡西尔对神话

结构形式的阐释,为我们研究神话、巫术、禁忌、民间

信仰、民俗活动等的发生、演变以及不同时空它们呈

现出的相似性,提供了一种解释的方法和依据。

  一、作为一种特殊思维方式的神话

卡西尔认为,神话研究的方法有三种:一是谢林

和黑格尔式的辩证法,二是经验心理学和自然科学

的方法,三是研究神话形式的现象学方法。过去的

神话研究多是对神话的分类、流传演变、个别神话的

内涵等进行分析,而这些很难触及神话的本质,进而

影响对神话的认识和判断,故而他选择了第三种研

究方法。
首先,卡西尔的“神话”不仅指狭义上的某类叙

事作品,他选择从广义上去理解和分析神话。威

廉·舒尔茨指出:“对卡西尔来说,神话包括故事,但
也包括梦幻、感受、直觉、概念、行为以及把所有这些

东西织入整个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活动心理。卡

西尔想发现所有经验中可能呈现的并且可以说产生

了这些经验的某种独特的模式。”[2]卡西尔在《人论》
中谈到,“神话仿佛具有一副双重面目。一方面它向

我们展示一个概念的结构,另一方面则又展示一个

感性的结构。它并不只是一大团无组织的混乱观

念,而是依赖于一定的感知方式。如果神话不以一

种不同的方式感知世界,那它就不可能以其独特的

方式对之作出判断或解释。我们必须追溯到这种更

深的感知层,以便理解神话思想的特性。”[3](P97~98)

在他心目中,“神话”是一个可以探寻到本质的直接

经验世界。
其次,神话思维与抽象思维不同。“神话思维缺

乏观念范畴,而且为了理解纯粹的意义,神话思维必

须把自身变换成有形的物质或存在。”[3](P45)在他看



第41卷 第6期 任宽:论卡西尔的神话结构谱系  

来,神话思维是一种“精神内容的物质化”[3](P63)。同

时,这种思维并不缺乏逻辑性,只是在表现方式上与

现代性思维有所区别,它的逻辑性是建立在人的情

感基础上的。他在论述神话结构形式中的空间理论

时指出:“一切思想、一切感性直观以及知觉都依存

于一种原始的情感基础……在神话空间中,特定的

界限和区别不是由渐进的逻辑思维通过理智分析和

综合做出的;它们归结为依据这种情感已经建立的

区别。”[3](P108)正是基于这种逻辑思维方式,我们得

以理解,在原始思维中,人、动物、植物之间没有泾渭

分明的界限,任何事物可能来源于任何事物,任何事

物可能转化为其他事物;一个部分就是一个整体,一
个整体与其各个部分没有差别。“因为部分是效验

的真正载体———因为它所招致或产生的每一种事物

就是整体同时所招致或产生的。”[3](P57)卡西尔的这

些观点强调了神话对于情感性、交感性、相似性的敏

感,也为著作第二部分中神话结构形式谱系的提出

打好了基石。
最后,从神话的同一感和生命感向自我意识的

发展,涉及到“灵魂”和“自我”概念的关系问题。他

认为,“新的自我范畴、个体和个性的观念并非直接

地而是逐渐地通过各种各样的迂回,产生于神话的

灵魂范畴;这种观念的特定意义只有通过它必须克

服的阻力才充分显示出来。”[3](P175)自我意识和主体

性的产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人类在活动中

发现人与客体(对象)的区别以及在社会群体中自己

与他人关系的认识区分中逐渐形成的。“人藉以确

定其族类界限的相同的区分过程,引导他在族类内

部继续划定更鲜明的分界,从而达到他的、特定的自

我意识。”[3](P219)

  二、神话结构形式的谱系逻辑

神话思维中神性和渎神的对立被视为一种普遍

的对立,原因在于所有存在物的变化在空间、时间的

变化中相互连接,神性逐渐从依附于某些特定的人

或物转向更复杂的特殊时空和数字。与此同时,时
空和数所承载的特殊性质又赋予了它们神圣的特

性,至此,“全部实在和全部事件都逐渐被编织成神

话联系的最精巧的网络”[3](P93)。空间、时间、数最终

构成了卡西尔神话结构形式的谱系。
神话空间与感觉空间密切相关,而与几何学概

念空间严格对立,因为神话空间中的每一个位置和

方向都被赋予特殊的象征,而神话空间感的发展又

是发端于光明与黑暗的对立,这样的空间不仅具有

结构性,而且空间区域的每一划分都昭示着神圣与

世俗之间的分野。例如,傩仪活动中的“过关”,又称

“打十二太保”,是为未满12周岁的小孩平安度过

“关煞”而举行的。黔东傩过关仪式中,巫师在主家

院坝的东西方分别放置一张桌子,称为东西王台;两
桌之间依次摆放24把刀,意为“奈何桥”;经过巫师

的祭祀点化,整个陈设空间就变成了具有神性的圣

域。然后,在巫师的引领下,小孩穿过刀山,踏过火

海,到达东王台,最后钻过台上的木甑得以“过关”。
列维-斯特劳斯在《野性的思维》中提到一位土著思

想家的见解,“一切神圣事物都应有其位置”,用以说

明“位置”在自然宇宙中的重要性:“人们甚至可以这

样说,使得它们成为神圣的东西就是各有其位,因为

如果废除其位,哪怕只是在思想中,宇宙的整个秩序

就会被摧毁……从外表来看,仪式的繁文缛节可能

显得毫无意思,其实它们可用一种对人们或许可称

作‘微调’的东西的关切加以解释:不使任何一个生

灵、物品或特征遗漏掉,要使它们在某个类别系统中

都占有各自的位置。”[4](P14)“过关”仪式中的主体从

西王台穿过东王台并钻过木甑的连贯性动作,寄寓

着主家的美好愿望,东西方所代表的含义并非纯粹

的符号,特殊的空间规定使其获得了神圣的或恶魔

的“性格”。太阳升起的东方成为生命之源,日落的

西方成为死亡之地,这是被当事者感到或认为真实

的呈现和表达。这样的对立以无限多的方式反映在

过去乃至现在依然留存的神话对生活的解释中。
此外,基于神话思维的同一性,它不受分割的影

响,我们从每一部分中都能发现整体的性质。“也可

以说,在神话思维的初期,微观宇宙和宏观宇宙的统

一是这样被解释的:与其说是世界的各部分生成人,
不如说是人的各部分形成世界。”[3](P103)卡西尔以

《诗篇吠陀》中普鲁沙创世界和《日耳曼神话指南》中
亚当的身体描述为例,阐释了这个观点,相似的创世

神话也存在于中国众多民族的神话故事中,其中盘

古开天辟地故事的广泛流传,也说明了这一论断的

可靠性。
我们认为,东方青龙代表春天,南方朱雀代表夏

天,这个观念里的时空是叠合的,就如光明与黑暗这

对概念一样。卡西尔注意到时间关系和空间关系之

间起初并没有明显的区别。正如神话意识不把空间

视为纯粹的符号一样,时间也同样被当作是一种特

殊的存在,被赋予神或魔的性格。同时,神话思维的

合生律,促使人们对时间诸阶段(过去、现在、未来)
的认识趋同,他们认为这三者并无区别,“现在”绝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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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的现在,它不仅承载着过去,还孕育着未来。卡

西尔用东西方多民族的宗教活动和民间民俗信仰例

证了以上观点,人的一些“特定的宗教活动被小心翼

翼地谨慎安排在确定的时间和季节,错过时机,这些

活动将丧失一切神圣力量”[3](P123)。受神话交感性

影响,昼夜的更迭、季节的循环都被投射到人类活动

中,人的主观情绪与自然的客观表现紧密交织在一

起,各种祭祀日、与节气相关的庆祝日等,都是实在

的体现。当我们利用这一理论去观照现象时,亦会

发现,材料能完好地佐证神话思维形式中时间具有

循环和永恒的特性。中国人的祖先崇拜意味着生者

对逝者的崇敬和怀念,人们认为逝者只是生命形式

发生了转化,但并没有脱离整个家族,恰恰相反,逝
者在阴间还会拥有更强大的保护力,可以庇护活着

的子孙后代福泽兴旺,生者要做的,是在特定的时间

点祭祀祖先。这种祖先崇拜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人
们的观念和现实的祭祀活动是为了现在和未来,但
着眼点却是在过去,在逝者的身上,整个时间像是被

连接成一个圆圈,神话意识在这样的圆中循环并获

得永恒,就像晚霞、山水、花草,一切因日光而得的颜

色会及时归还给夕阳,而在第二天太阳升起时,过去

又变成未来。
在神话时间中,终点如同起点,起点如同终点,

它本身并非客观时间,并非时间的序列。卡西尔指

出,只有暂存性的特殊因素不被忽视而是得到安置

和确认时,时间和命运才能真正被征服。只有做这

样的断定,才有可能超越时间[3](P145),时间意识和时

间感才能进入新的阶段。神话作为命运的时间概

念,越来越被赋予伦理的意义和内涵,这样的转向是

伴随着自然宗教向伦理宗教的转向而发生的。赫拉

克利特说过,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和守护神。
与其说神在过去的起点,不如说神在未来的终点,人
们都以无限趋近于神为目的和希望,这样的趋近,从
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伦理性的“向善”的追求。“谁若

是在时间意识中不再纠缠于事件的内容而去领悟事

件的纯形式———这内容对他来说,就会最终被提升

到形式的水准;存在和生成的实体变成十足的游

戏。”[3](P154)这段话或许能帮助我们理解卡西尔建构

神话时间形式的目的。
与科学思维不同的是,在神话思维中,数是宗教

意义不可或缺的载体,它作为一种神话-宗教实体,
把其本质和力量分给每一个隶属于它的事物,把所

有世俗的东西纳入神圣化进程中,并打上神秘的印

记。例如,数字“三”“四”“七”“九”“十三”等,在不同

民族的原始思维中或寓意神圣,或寓意灾厄。在神

话领域中,数的情感整体性变得更加清晰,而情感性

的基础,则是神话空间感、时间感和个人主观意识。
从空间来说,东西南北四个世界的基本方位构成了

不同的圣域,“四”也就理所应当成了圣数。基于这

样的方位崇拜,世界的中央被制定出来,而上与下也

被赋予特殊的神话个性,于是又出现了“五”“七”的
崇拜。再来看时间,卡西尔用“七”作了说明,七日周

期是顺乎自然的,几乎可以说是自发性的划分:把一

个月28天分成四个部分,进而把数字“七”神圣化以

及把七视为“完美之数”。在伪托希波克拉底书中,
“七”作为宇宙结构的真实组成部分,决定风、季节和

寿命之数。很多西方国家也很喜欢用“七”来规范自

己的道德行为,归纳宗教仪式,比如七大美德、七宗

罪等。除空间和时间因素外,数意识最牢固的根基

应该是个人主观意识,很多现象我们都可以从个人

主观意识,从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关系中去进行解释。
例如,数字“三”,基督教神学理论中的神圣三位一

体,以“圣父、圣子、圣灵”的三者组合确立统一体。
我们进一步研究会发现,这样的理解最初来自于人

类对于自身生活的感悟,我们仍能从神圣理论中辨

认出父亲、母亲和子女的三者自然合一形象。同样,
数字“三”也广泛进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道生一,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说文》把“三生万物”的
“三”,解释为“天地人之道”。还有数字“八”,因为谐

音意味着“发”,得到国人的青睐,究其深层原因,我
们发现,这源于汉民族对于吉祥富足的自然追求。
这样的数字崇拜反映了我们认识自身和外界的方

式,并且在神话思维中能够据以解释宇宙万物的存

在和秩序。

  三、神话结构形式谱系的贡献

在卡西尔生活的科学时代,科学技术似乎已能

控制大部分的理论活动和日常生活,直到现在,科技

和理性带给我们的成果颇丰,而神话的魔力光环逐

渐黯淡,这似乎注定了神话的悲剧命运。而卡西尔

的神话研究却拨开了长久以来笼罩在神话之上的迷

雾,神话不再被进行简单的分类继而解剖分析个体

对象。卡西尔选择从思维进入神话的本质追寻,他
创立的神话结构形式谱系,使人们真正能够从神话

内部去了解它,继而欣赏它,而神话也在某种意义上

避免了被现代性思维分析阐释的遭遇。
空间、时间、数的结构形式谱系,为我们全方位、

多维度认识神话本身提供了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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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性和渎神、光明与黑暗的对立,直接促使人们对空

间进行区分和划界。“在这简单的方案上构造起日

益微妙、深奥的象征系统。可以说,人的全部内心信

仰在这系统中转向外在,在基本的空间关系中使自

身客观化。”[3](P116)随着巫术向宗教的转化,善与恶、
好与坏等伦理性概念逐渐形成。在神话时间中,终
点如同起点,起点如同终点,人们对神的趋近,毋宁

说是一种“向善”的追求。神秘的数更是广泛而深刻

地存在于各种各样的事件中,反映着人类原始思维

解释自身和外在的特殊方式。这三条路径对于我们

系统分析把握神话、习俗、禁忌等思维极为重要。
神话结构谱系是人们理解包容世俗生活中的原

始思维的工具。例如,东方为春,南方为夏,东方为

木,南方为火,乃至整个人体,都能与阴阳五行一一

对应。时空重叠,单个符号蕴含多重意义等观点都

能清晰解释这种神话意识的本质,让我们去探寻作

为人类精神符号的神话思维真正想要表达的内容。
正如田兆元先生所说,从时空到身体五官,没有什么

不能压缩在这五大符号里,到最后,则简省为阴阳两

种模式。这种高度简省的符号化的结果,是高度简

省了应对复杂世界的解决之道,这个道就是和。有

斗争而和,有联盟而和。这就是神话思维开辟的简

约形式。
卡西尔以还原神话的本来面目为目的考察神

话,基于这样的思考,空间、时间和数都得以挣脱纯

理性思维束缚,在神话中建立特有的秩序。这种神

话理论谱系的建构具有一定的功能性的超越意义。
一方面,拓宽了哲学研究的视野,深化了精神或主体

意识的研究;另一方面,卡西尔理解神话的方式,为
我们提供了一种深入考察人类生存活动以及文化创

造的视角,对当下的文化学、民俗学、人类学研究如

何全面深入阐释各种文化形式、文化现象的功能、特
征、内涵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当代中国的文化

是一个动态的发生发展的过程,而神话思维展示出

的,是从符号观照生命、人性的作用,展示出人类文

化生存、创造的意义和价值,两者之间取得某种意义

上的契合。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之后,文化界开始重新审视中华创世神话带给今日

中国哪些文化营养和文化动力,这是一项发掘本民

族精神源头的浩大工程。卡西尔的神话理论对于民

族神话思维、民间精神信仰的研究来说具有方法论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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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Cassirer’sMythologicalStructurePedigree
RenKuan

(School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CentralChinaNormalUniversity,Wuhan430079;

School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GuizhouEducationUniversity,Guiyang550018)

Abstract:MythologicalresearchhasaprominentpositioninCassirer’sculturalstudies.Heusesthe
phenomenologicalmethodofstudyingmythologicalforms,choosestopursuetheessenceofmythfrom
thinking,andunderstandthecharacteristicsofmyth.Themythicalstructuralpedigreeofspace,timeand
numbercreatedbyCassirerrestoredthemythtoitself,treatingthemythicaloriginworldwiththeoriginal
way,enablingpeopletounderstanditfromwithinthemythandthenappreciateit.Atthesametime,the
constructionofthephylogeneticstructureofCassirer’smythologyprovidesascientificandeffectiveinter-
pretationmethodandbasisforthesystematicstudyoftheoccurrenceandevolutionofmyths,witchcraft,

taboos,customs,etc.andtheirsimilaritiesindifferenttimeandspace.
Keywords:mythicalthinking;space;time;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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